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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健 康

跑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高居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前
三名。如果不是穿上了这身藏
青蓝，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主动去触碰跑步。
学生时代的体育课，塑造

了我对“跑步”这项运动最初的
认识。那时候跑步，只是为了
完成老师布置的测试。体育课
上跑1000米的经历，总会勾起
我痛苦的回忆，记得哨声响起
后，自己逐渐被同学们甩开，身
体渐渐地喘不过气，气管好像
在灼烧，肚子也很痛。跑步留
给我的初印象是痛苦的，以至

每每想起，
脑中都是

我在跑道上狼狈奔跑的模样。
之后的每一次奔跑，是在

赶公交时、赶高铁时、赶着赴约
时，每一次都是不得不被推着
向前奔跑，然后气喘吁吁。缓
过神来后，我不禁疑惑于自
己一个不爱跑步的人到底为
什么要跑？为了减肥？为了
健康？还是为了某种身份的
象征？好像都不是答案。
后来，考上了警校，遇到需

要跑步的时候就更多了。从
5000米长跑，到10公斤负重
跑，一项项挑战人体极限的“强
化训练”，成为了“家常便饭”。
跑得多了，也就慢慢发现了跑
步的规律：在跑步最开始的5

至10分钟是最累的时候，你会
感觉身体不听使唤，迈腿都很
困难，好像它不属于你一样。
只要有足够的毅力熬过这最初
的5至10分钟，身体就会自己

熟悉跑步的节奏。跑步，似乎
并没有最初那么难了。
掌握了跑步的规律后，我

开始主动尝试着去长跑，也结
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于
是，在公安学院的操场上，多了
一群意气风发跑步的少年，他

们身姿矫健，追赶着晨光。我
迎着风，向前小跑着，脚步轻
盈，心态昂扬，恍若回到了曾经
年少的时光，跑道上依旧是那
个被同学甩开了整整一圈的
我，跑道外却多了一群可爱
的人儿，他们露出了一种宽
慰的、善解人意的微笑，在
对我说加油，我知道你已经
努力了。
因为新工作的压力，我开

始尝试着带着家里的狗狗一同
外出跑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
到了很多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
目的来跑步。我见过老年人跑
的，还有坐着轮椅来跑的，在他
们身上都散发出了一种精神：

不放弃自
己 ，勇 敢
地直面人
生。我也遇到过给我的狗加油的
路人，他们总是夸它性格乖巧，傻
狗也一直乐呵呵地陪着我跑。我
觉得傻狗应该是听不懂他们在说
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奔
跑，它只关心脚下的路，只要我带
着它，它都愿意走这些路。
其实我也应该不要想太多关

于意义的事情，我也可以只专注
脚下的这些路。把这些历程走
完，把每件事做好就足够有意义
了。无论我跑得再慢，步伐再小，
过程再曲折，我也一定能稳稳地
跑到终点。

傅亮亮

当我在奔跑时

朋友赵君告诉我，
他最近养了一条小狗。
才三个月，纯白的卷毛，
乌黑的眼睛，非常可爱，
取名乐乐，他甚宠之。

那天星期日，他抱着乐乐与之嬉戏，小狗兴起，竟咬了
他的手指一口。赵君痛得直叫，血也一滴一滴掉下
来。小狗惊慌地望着主人。赵君不忍惩罚它。撸它
的毛作为安抚，轻轻地从怀里放下了乐乐。
几小时过去了，该是吃食的时候，乐乐不见了，家

人到处去找，终于在百米外车棚后面的草坪上看到它
伏在那里。主人大叫：乐乐！乐乐！它不回声，尾巴
也不摇摆。拉它走，它不走。主人没法，只得抱起它，
进屋喂食。盆里放着它爱吃的狗食和羊奶。乐乐只闻
了闻，转了一圈，走开了。天黑了，还不见乐乐回屋。于
是家人想起到草坪上去找。果然乐乐仍蜷伏在那里，一
动不动。只得又抱回来喂食。可乐乐仍绝食。
第二天清晨，狗窝里没有乐乐的影子。它竟一夜

没回来？那么冷的天？全家人急着找，还是去草坪。
乐乐果然在。但叫它不回声，走近一看它一动不动。
抱起来，身子已僵硬，冻死了！
我从不养狗，也反对养狗，但听了赵君的故事，也

为乐乐感动。理解了一点狗，理解了人与狗的感情。
显然，这小狗是因为咬了主人，自知犯错，绝食自责，
不再进家，以死谢罪。一
条才几个月的小狗有如此
超人的灵性，似乎懂得人
世间的道德规范，赵君说
环顾我们人类中有一小撮
知法犯法，拒不认罪顽抗
到底，那是比小狗都不
如。听说赵君再也没有养
狗，他可能就是要在心中
留下乐乐的印记。

杨蕴石

小狗乐乐

在南国绿色世界里，
一棵参天榕树算得上典
型生动的写照。你若见
过榕树，一定还记得那些
缕缕缠绕硕大树身的褐
色藤蔓，或浮悬于半空，
或盘桓于地面，它们在庞
大树冠浓荫遮蔽下，沉郁
且疏朗，好似百年榕树那
张苍劲老脸的美髯，每每
让人驻足而动容。
这些柳枝般的藤蔓

学名叫气根，它们是南方
榕树一类植物的根须，大
凡植物之根都扎入土壤，
气根则裸露于空气之中，
作为热带附身植物，多生
长于乏氧瘴疠地区，吮吸
外界养分，促成母体植物
的新陈代谢。
初识气根是在南美

洲巴西的伊瓜苏。十多
年前，我曾去亚马逊河支
流漂流。河水湍急，河床
深嵌于沟壑之中，沿河两
岸悬崖上攀附着成排齐
簇的褐色藤蔓，像一群正
在河边追逐嬉闹的浣女，
迎风摇曳，妩媚动人。导
游告诉我，那些垂柳般的
植物叫气根，它们附岩攀
崖，替岸上母树呼吸，千
百年来孕育了沿河两岸
亚马逊平原葳蕤景象。
前些日子，一拨文友

相约去贵州黄果树，意在
观赏心仪的黄果树大瀑
布。路过一处叫天星桥
的景区，却被那儿布满气
根的烟雨奇景缠住了脚
步，一拨文友恍若徐霞客
再世，慧眼造景而流连转
圜，直为此行惊喜不已。
天星桥在通往黄果

树大瀑布的必经之路
上。此处石壁林立，藤蔓
缠绕，如同香山之红叶、
黄山之松柏，天星桥景致

全然由藤墨刻就，根笔描
绘。漫步石阶小路而曲
径通幽，周遭雨歇迷蒙，
空气清新如涤，四方石
壕、石壁和石峰间，攀附
着缕缕气根，或委身于石
崖，或迂回于涧溪，形态
恣意，雍容伸展。
在我眼中，天星桥似

一处天然根雕博物馆，置
身其间，万顷盆景，寻寻
觅觅间，凭你诗意一般眼
光与情愫，举目皆趣，可
谓一步生一景。仰面而
视，陡峭石壁前，一排气
根如垂柳般依崖而泄，恍
若凝固了的瀑布；贴身于
石壕的一株气根蜿蜒腾
挪，水蛇般身躯如幻似

真，宛若深居苗寨之仙
女。转身俯瞰，袒露于石
阶旁一道道胳膊粗的气
根前俯后仰，好似一群虔
诚信徒正匍匐于香案之
下恭谨跪拜。我在步生
石百步之外捕捉到一处
佳景，但见卧榻于石壕脚
底一方磐石上，盘桓着一
簇错落有致的气根，经年
习书的我，驻足躬身凝
视，竟将它视作一尊秦篆
石鼓文，那条条气根仿佛
远古书家落就的雄浑笔
触，遒劲、豪迈、凝重：横
如勒马缰绳，竖同武士弓
弩，折若御敌金钩。恍惚
间突发灵感，眼下之物莫
非一帧天书奇帖？当即
拍摄收藏，只待归去日日
临摹，此举无关形意，全
然为得神韵。
天星桥还是一处点

石成景的所在。徜徉石
阶小路，随处可见嶙峋怪
石与缕缕气根抱合一体，
形影不离。但见石峰矗
立，丝丝气根似弱柳扶风
一般依偎其间，石峰揽美
人于怀，若一对恋人正绵
绵絮语，眼前温情如梦似
幻，乘氤氲弥散开来。世
人都见识石头坚硬、冷
漠、刻板，而天星桥奇石
迥异，缕缕藤蔓竟发端于
石缝，翠绿仙人掌偏滋生
于磐石，此番奇景撼动人
心，莫非天星桥奇石原本
饱含超然物外之温热，足
以滋润生命？抑或天星
桥奇石临仙界而得道？
逶迤穿行间，石阶幽径越
走越长，朦胧情感愈聚愈
浓，怡怡然而不忍归去。
天星桥何来如此繁

茂且别致生趣的气根？
这要感恩于上苍恩赐与
庇护。天星桥地处贵州
喀斯特地貌，放眼皆石，
浓荫匝地。其亚热带纬
度使气根类植物常年富
有充沛的雨量和足够的
湿度，气根不苛求阳光，
偏好氤氲烟瘴之境，天星
桥特殊地形与茂密树丛
造就半遮半掩的绿荫生
态，对气候颇为挑剔的气
根恰好有了一处天设地
造的环境，自然成为它安
身立命的襁褓。
在我看来，与石为

伴，气根多半沾染石头的
气性，它身处瘴疠，朝夕
阴霾，诚如石头一般安静
守笃，其伴身母树，不离
不弃，又如石头一般诚实
厚重。
气根一直掩映在巨

大榕树之下，让人忽略了
它的存在，这得感谢天星
桥的能工巧匠，让气根家
族露了一把脸，使默默无
闻的气根一展美姿，在独
特的环境里无拘无束，放
浪形骸。观赏气根，也让
我们一下子洞悉到，生命
原本是率性而无羁的，形
态可以放达而性气不可
狷狂，襟怀可以坦荡而性
情不可乖张。

气 根

宋太宗太平兴国
元年，未发迹的宰相
吕蒙正到山东游览，
当地知县得知吕蒙正
有文采，便设宴款
待。知县的公子胡旦很蔑视吕蒙正，问其有何特长，吕
答：善诗书。胡旦让其诵读一首，吕蒙正遂口占一绝，
最后一句是：“挑尽寒灯梦不成。”胡旦一听，哈哈大笑，
说：“此乃一瞌睡汉。”吕蒙正鼻子都气歪了，更加发奋
苦读，第二年一举夺魁。吕蒙正记着被辱之事，写信给
胡旦：“瞌睡汉已高中状元。”胡旦看过信，冷冷一笑：
“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你一筹。”第二年胡旦考中了
新科状元，可与吕蒙正就此结下了梁子，本可诗书齐
名，儒友相交，可被那张臭嘴给毁了。
当公子哥时嘴欠，入朝初仕，应该收敛点吧，可不

是。他在做秘书少监时，宋太宗让他向内宫太监写诰
书，他大放厥辞：你们这些太监，久淹禁署，与世隔绝，
做事一定要谨言慎行，以免贻笑大方。太监们受到胡
旦肆意嘲讽，恨得牙痒痒，找着机会就报复。
人到中年，理应成熟，嘴巴该有把门的了吧，也没

有。大理评事范应辰，不修边幅，穿戴邋遢，同事说笑的
不少，可胡旦刺人刺到位，他给范应辰画了一幅画，画面上
一只布袋，里面装了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上写四个大字：“袋
里贫士”，把画送给了范应辰。范应辰心底里恼怒不已，记
下了眼前这个伤其自尊的人，发誓一定要予以回击。
暮年他寓居襄阳，上书要求面见新皇帝，宋真宗答

应了。可是，昔日吃过胡旦嘴欠之苦的执宰大臣王曾
等人，找借口劝皇上不要直接接见。真宗同意后，他们
便把胡旦接进中书省，施以门生之礼，列拜于前。胡旦
非常生气，知道这次面圣被他们搅黄了。坐定之后，王
曾问道：先生目疾可有好转？胡旦话里带刺地说：有所
好转，见相公参政，只能隐约看个两三分，这可能是德行
不好所致吧。王曾心知其意，又问：先生进京有何事？胡
旦更撩刺话：跟皇上说的事，怎么能让你们知道？这时，
太监来传圣谕，要胡旦说明事由。胡旦无奈，怏怏而出。
《礼记》说：“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越是有学

问有地位，越要谨言慎行。孙权时期有一位丞相叫顾
雍，为孙权执了十八年相位，奉事奸雄猜忌之君，能够
当那么长时间的丞相，而且还深得君臣百姓赞誉，顾雍
的一大秘诀就是“寡言慎动”。孙权曾经感叹：“顾君不
说话，只要说了言必有中。”孙权对顾雍非常尊敬，也很
信任，每有难题，便会派秘书前往请教。顾雍从不随便
发表意见。他赞成时，就会请孙权的秘书在家吃饭，把
问题研究透彻，然后送秘书回去。如不太赞成孙权的意
见，就不会请秘书吃饭，也不多语，孙权也就知道自己的
想法有待完善。因此，孙权每次看到秘书回来，不是问：
顾公怎么说？而是问：你们吃饭了没有？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鬼谷子》

古训:不说不该说的话，不说伤人自尊、揭
人之短的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易经》语）说话要与人为善，做不到字字
珠玑，也要尽量让人听之如饮甘露。

洪 水

嘴欠毁一生

戴 民

小时候我有多皮？寄
放附近日托班，放学由弟
弟接出来，我妈一再关照
阿姨：弟弟不来接，不准放
他出来，出来就闯祸！但
每天一出门，跑得没影，结
果把老实乖巧的二弟带坏
了。晚饭前，母亲伸头窗
外唤我的尖锐声音：“大—
伟——”，一声咏叹调的尾
音，那么悠长，前后楼的邻
居都能听到，见了我就学
着叫：“大—伟——”，至今
邻居们聚会，他们还记得
清清楚楚，言犹在耳，好奇
地问我：你妈练过声的
吧？这么高亢刺耳！
因为皮，扁桃腺常常

红肿，咽不下饭粒，引发高

烧，照常理应该割掉，一刀
斩断是非根，但有个医生
建议留着好，等于有个哨
兵预警，一旦吃力，喉咙就
疼，母亲倾向后者，坚持留
着，至少一个月内可以消
停几天，这个闯祸坯子！
升入小学，家长们不

允许孩子与我玩，班主任
的评价：“烂苹果”，一个筐
里有一只，就会烂一筐，偏
偏我们班有四个，年级里
的老师称之“四大金刚”，
我是其中一尊。我的班主
任叫朱永桂，人高马大脸
更大。一次四大金刚躲在
我家的厕所里学抽烟：“冒
野”，因为都没有参加各自
的小小班，她直接找到我
家，堵门拦截，对着我，脸，
瞬间俯冲直抵我的面前，
仿佛大脸盆，吼道：“叫上
体司（“文革”前期体育学院
的造反派，个个孔武有力），
请侬吃大板（拦腰钩住，
胯骨一侧，顶起摔下。）”
小学里其他任课老师

对我都是撇嘴斜眼，因为

功课太差，
除了体育
老师，这源
自小学的
一次事故。
大约小学三年级时，

下课在走廊里疯跑，还喜
欢仰着头、闭着眼、憋着气
跑，感到这样很拽，因为我
看到一位飞毛腿就是这样
跑，结果撞上墙角，血滴在
眉毛睫毛上，黏黏的，很
稠，疤痕至今留在额头
上。我的额头就有两个竖
着的疤痕，另外一个是与
后六村的野蛮小“句”开火
——互扔石子，子弹都是
随地撒着的建筑工地残存
材料，我仰头看见一只鸟

飞过来，原来是
块碎砖，由远而
近，当！原来是
石子。幸好，疤
痕都缝补在额头

上位，居中偏右，头发斜
撇，可以遮盖。如果要“冒
野”，一掀额发，怒目圆睁，
狰狞恶煞，比植胸毛真实，
相当于“有诗为证”，再配
一副沙喉咙，唬人的音响效
果好。属于披着羊皮的狼。
撞墙挂彩后，在家养

伤，母亲相信食补，买了一
只老母鸡炖汤，那天班主
任来我家探访，母亲夜班
回家还未睡，与她聊天，说
着说着，与她讨论数学问
题，好像是关于“零”的概
念，母亲“文革”前在中等
工业学校教数学。当时的
小学老师，拳打脚踢，语文
数学绘画音乐都教，不讲
专业水准。母亲有些扯，
让人难堪。现在想想，母
亲有些轴，结果得罪了班
主任。回到班级，讲我母
亲资产阶级思想，出点血
就吃鸡。那时我崇拜英
雄，听了很丢脸，回家埋怨
母亲，母亲感到这是政治
问题：资产阶级思想？于是
到学校找班主任评理，从此

得罪了班主任。
从此我上课不听她不

制止；回家作业不做她不
罚我补做，不久上课就听
不懂了，开始讲废话。老
师们对我格外开恩：只要
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什
么事都可以做。一旦影响
全班，就被叫到办公室“立
壁角”，站久了，就转过身
来换个姿势，顺便看老师
们批作业、聊天。话说回
来，我从不恨班主任，直到
今天，因为她善良。我们
班有个同学叫“铁拐李”，
球踢得十分好，但功课比
我还差。他的父亲是个老
顽童，乒乓球在局里得冠
军，贪玩不顾家，家里有小
两室，宁愿让一家人睡上

下铺挤在一间屋，另一间
养公鸡，常常抱下楼与别
的鸡斗。老婆实在过不下
去自杀了，女儿出走，铁拐
李无人管，朱老师上门劝，
劝不听，最后带在身边，上
班下班、带进带出，中午在
教师食堂吃饭，都是朱老
师掏饭菜票。
多年前，小学同学找

到我，想聚聚，他们知道我
与朱老师关系尴尬，问：要
不要请朱老师，我说：请、
请、请，我们去杭州苏州
玩，都派司机去接送朱老
师，女同学搀着她，那时她
已经近80岁了。我从不
恨她。想起铁拐李，我就
想起朱老师，想起人的两
面性。

李大伟

小学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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